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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号响了

蛰伏桥头静静等待的勇士们

像一支支离弦的箭

霍地跃起

顷刻间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冲锋号里

一阵更犷悍也更狂烈的飓风

与轰响而苍浑的沉雷

在铁索桥上滚动

这些血性潮涌的勇士

骤将蛰伏骨子里的钢铁 以及

决绝、果敢、智慧与谋略

一点点迸发出来

迸发成无坚不摧的锋利

迎着枪弹尖厉的呼啸

向前冲去

冲出一条血路

也要抢占敌堡 为胜利开道

在枪声与枪声交迸的瞬间

勇士们身上溅落的血

喑哑了天地

而勇士们飞夺泸定桥的身影

也就在历史的记忆里

自然成了这条中国著名的河流

骄傲与自豪的神话

在我的《长征路上》系列组诗里，我

写了这首《飞夺泸定桥》，心底便埋下一

个夙愿：有一天亲赴泸定，踏一踏这座铁

血古桥，听一听大渡河万古不息的涛声，

沐峡谷浩荡长风，亲手触摸 13 根铁索，

触摸一段厚重沧桑的峥嵘岁月。

大渡河泸定段古称“泸水”。海拔

7000 余米的贡嘎山与 3000 余米的二郎

山隔河对峙，万峰合围、绝壁千仞，浩荡

河水劈开幽深峡谷，如脱缰野马奔涌咆

哮、势不可挡。这里自古便是川康咽喉、

川西天险。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

为打通川藏通衢、联通山河疆域，朝廷开

始在此悬空造桥，是为泸定桥。这座承

载百年风云的古桥，通体由铁铸就，铁件

总重 40 余吨。整桥无一座桥墩，仅靠 13

根碗口粗的铁索凌空横贯河面，103.67

米长的桥身悬空飘摇。两侧各 2 根铁索

作护栏，中间 9 根作底链，铺板为桥。每

一节铁环咬合紧扣，磨尽岁月锋芒，却依

旧风骨铮铮、稳峙江河。

如今，当我终于踏上这座心心相念

的铁索桥，脚踩层层木板，桥身随步履轻

轻晃动，时缓时急、忽稳忽摇，恍若悬于

天地之间。河风穿谷而来，裹挟着河水

的湿润与清凉，桥下激流翻卷、涛声震

耳，令人不敢轻易俯身眺望。往来游人

擦肩而行，相向之时侧身避让，桥身晃动

愈发剧烈。今人履板尚步步谨慎、心怀

敬畏，遥想 91 年前，无板无蔽、无遮无

护，枪林弹雨、烈火惊涛，红军勇士赤手

攀索、以身冲锋，该是何等的惊天壮志、

无畏忠魂。

从军 16 载，笔墨伴军旅，诗文写硝

烟。我曾无数次落笔描摹长征壮举、复

刻夺桥壮景，书写冲锋号震彻山谷、勇士

蹈死出征的决绝豪迈。可纸上千言、笔

下百韵，终究抵不过亲身伫立的震撼与

滚烫。泸定桥，从来不是一方寻常山水

景致，它是红军勇士以血肉之躯开辟的

生命通道，是长征路上炽热的精神坐标，

是镌刻在华夏山河骨血里、千秋不朽的

丰碑。

1935 年 5 月 29 日，是载入史册、光

耀千秋的日子。为突破大渡河天险、摆

脱数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四团官

兵昼夜奔袭 120 公里，披星戴月、涉险越

障，如期飞抵泸定桥西，抢下生死战机。

可眼前绝境陡现：川军为阻红军北

上，尽数拆毁桥面木板，只留 13 根冰冷

黝黑的铁索悬空摇曳。对岸桥头碉堡林

立、枪口密布，守敌凭险固守，机枪火炮

严阵以待，妄图凭此天堑，将红军困死大

渡河畔、重蹈历史覆辙。

绝境砺血性，危难铸忠魂。红四团

官兵抱定破釜沉舟、向死而生的信念，决

意背水一战、勇渡天堑。团长王开湘、政

治委员杨成武在桥头侦察敌情，于河畔

天主教堂紧急召开战前会议，遴选精锐、

组建突击队。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临危

受命，率突击队扛起夺桥重任。每一名

队员佩冲锋枪、挎马刀、缠手榴弹，轻装

疾行、整装待发。

当日下午 4 时，总攻打响。嘹亮号

角齐鸣山谷，轻重火力同时开火，枪声、

炮声、呐喊声交织，响彻峡谷两岸、震彻

滔滔江河。蛰伏桥头的 22 名勇士，如离

弦之箭，骤然跃起，向着悬空铁索、向着

枪林弹雨奋勇突进。

光秃秃的铁索凌空震颤、飘摇不定，

无寸木借力。脚下是吞舟噬岸的惊涛骇

浪，身前是密如骤雨的呼啸枪弹，勇士们

一手紧扣冰凉粗粝的铁索，悬空匍匐、稳

步前移；一手紧握钢枪，随时应战。

峡 谷 狂 风 裹 挟 着 战 火 热 浪 ，在 13

根铁索上翻涌滚动、激荡奔突。勇士们

骨子里淬炼的钢铁意志、绝境不屈的决

绝风骨、临危破局的智勇担当，尽数迸

发、凝作锋芒，无畏无惧、誓死冲锋。枪

弹击中铁索，迸出点点火星、刺耳鸣响；

硝烟笼罩河面，遮蔽山河天地、苍茫无

际。

冲锋途中，有人中弹负伤、血染征

衣，依旧咬牙匍匐、寸步不退；有人不幸

中弹坠江，瞬间被激流吞没、壮烈牺牲，

以身殉家国、以血祭山河。前路未破、使

命未竟，身后勇士无人迟疑、无人退缩，

踏 着 战 友 血 迹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奋 勇 向

前。紧随突击队身后，三连将士负重跟

进，每人怀揣木板、随冲随铺，为后续主

力打通生命通道。

勇士们浴血攀索、步步突进，终于冲

破中段险关，逼近对岸桥头。穷途末路

的守敌狗急跳墙，点燃拆下的桥板、泼洒

燃油助燃，熊熊烈火瞬间封住桥头通道，

妄图以火海阻隔勇士们冲锋、阻断北上

之路。

千钧一发之际，连长廖大珠振臂高

呼：“跟我冲！”他持枪率先冲入熊熊烈

焰。一时间，一身征衣染烈火、漫天烟火

呛口鼻，勇士们紧随其后向前冲去。守

敌望见这群浴火冲锋、不惧生死的勇士，

肝胆俱裂、丢盔弃甲，仓皇溃逃、四散奔

窜。

整场血战不足 2 小时，红四团勇士

以血肉破天险、以忠魂开生路，成功抢占

泸定桥，接着收复泸定城，彻底粉碎敌军

围歼企图，为红军主力突围北上杀出一

条血路。

暮色四合、硝烟渐散，沿大渡河东岸

北上的红一军团一师抵达泸定桥。缓步

走上浴血重生的泸定桥，行至桥心，刘伯

承驻足俯视，重重连跺 3 脚，深情慨叹：

“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

精 力 ，费 了 多 少 心 血 ！ 现 在 我 们 胜 利

了！我们胜利了！”

1935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率部走上

泸定桥，抚过冰冷沧桑的铁索，凝望奔流

不息的大渡河，对身旁的人说：“应该在

这里立一块碑。”

岁月流转、山河日新，风雨洗尽硝

烟，一座红军战士巨雕巍然矗立泸定桥

畔，日夜守望大渡河。此刻我站在雕像

之下，仰望勇士英姿，眼底满是山河锦

绣，心中有无限崇敬。雕像镌刻记忆，铁

索铭刻荣光，往来游人驻足静默、躬身致

敬，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历史从不尘封热血。飞夺泸定桥的

壮烈传奇，早已超越一场战役、一段史

实，淬炼为永不褪色的精神风骨——是

绝境逢生的无畏勇毅，是向死而生的纯

粹忠诚，是信念如钢、初心如磐的家国担

当。

作为一名老兵，我见过边关冷月、沙

场硝烟，历经军旅风霜；此刻，当我伫立

泸定桥头，远望大渡河水、近观泸定桥铁

索、仰望英雄雕像，心中满是崇敬与笃

定。军人的血脉，从来与家国相连；军人

的信仰，从来与英雄相通。当年红军官

兵用血肉之躯扛起民族希望、撑起家国

未来，铸就不朽军魂。而今山河锦绣、盛

世安康，我们后辈军人唯有传承先烈风

骨、赓续红色血脉，以初心守家国、以忠

诚护山河，才不负先辈热血，不负时代使

命。

就要走了，我行走在这由木板与铁

索构成的桥面上，耳畔是亘古不息的水

声，指尖触及的是被岁月磨得光亮的铁

环。每一步的轻晃，都仿佛叩响历史的

回音。

是的，桥，还是那座桥；河，依旧是那

条河；而人间，早已换了新天。当我站在

泸定桥上远眺，上游不远处，红艳艳的兴

康特大桥宛若长虹，横跨天堑，一头连着

海子山，一头接着二郎山，隐约可见车辆

如梭，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古老的泸定桥与崭新的兴康特大桥

同框而立，构成一幅跨越时空的壮阔图

景：一座俯身河谷，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座飞跃云端，诠释

着发展的速度，彰显着时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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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1949 年北京的秋风，裹挟着扫尽

烽烟的浩荡之气，穿透近代山河破碎

的沉沉阴霾，最终落于天安门巍峨的

飞檐斗拱间，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古都，

也唤醒了一个民族的新生。

10 月 1 日，这座承载沧桑巨变的

广场，第一次被漫天红旗、鼎沸人声与

滚烫的家国信仰彻底填满。开国大典

阅兵分列式上，在崭新的五星红旗辉

映下，整齐的阅兵方阵由东向西通过

天安门广场。这掠过天安门的浩荡雄

风，是无数浴血归来的将士以汗水淬

炼、以赤诚浇筑、以生死托举的山河荣

光。

彼时的华夏大地，尚未彻底告别

战火硝烟。华南、西南战事未平，空袭

阴影笼罩北京。开国大典的阅兵式，

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支刚从枪林

弹雨中拼杀出来的百战之师向世界的

庄严宣示。

受阅部队由步兵第 199 师、炮兵第

4 师、战车第 1 师、骑兵第 3 师、步兵第

207 师 619 团、空军 1 个飞行中队以及

海军部队代表等 1.6 万余名官兵组成，

共动用飞机 17 架、火炮 119 门、坦克和

装甲车 152 辆、汽车 222 台、军马 2344

匹。

受阅徒步方队是从不同战场走下

来 的 队 伍 ，带 着 各 自 的 血 性 与 烙 印 。

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代表方队。来

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

个 方 队 —— 海 军 军 官 方 队 和 水 兵 方

队，昂首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

的群众为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欢呼

喝彩。他们身着深蓝色军服，白色大

檐帽和水兵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其

中多数人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官兵，

队列动作带着鲜明的英式印记——手

臂甩得极高，几乎与肩齐平，步伐跨度

也比其他方队更大。

紧随其后的步兵方队官兵，穿着

洗得发白的粗布军装，颜色深浅不一，

有的还打着补丁。他们大多来自各大

野战军的英雄部队，脸上带着常年征

战的痕迹：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

眼 神 里 有 一 种 久 经 沙 场 后 才 有 的 沉

静。他们走的是德式正步，手臂摆动

幅度较小，步伐沉稳有力。

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番号和战

史，每一张面孔都经历过炮火硝烟的

洗礼。彼时，他们并肩走在同一条大

道上，踏着同一个节拍，朝着同一个方

向。他们心中无比澄澈：这踏出的每

一步，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挣脱百

年屈辱、告别无尽苦难、昂首奔赴新生

的铿锵步履。

1949 年 10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

表的文章《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中这样写道：“步兵部队、炮兵部队、战

车部队与骑兵部队以等距离、等速度

整连整团整师地稳步行进，是检阅中

历 时 最 长 的 一 段 ，一 直 顶 到 太 阳 西

下。但是，人们不厌其多，不厌其久；

人 们 互 相 询 问 着 ：‘ 这 是 什 么 炮 呀？’

‘这是什么人呀！’每个人都把别人当

成全知者，想更多地得到对自己部队

的知识。”

从这些受阅装备中，我们读到的是

一部镌刻着血泪与抗争的“万国兵器

谱”。坦克、火炮来自战场缴获，制式混

乱、性能悬殊，各式枪械型号繁杂、新旧

不一、口径各异。这些历经战火淬炼的

装备，满身弹痕，遍体硝烟——它们是

旧中国被动挨打、山河破碎的屈辱印

记，也是人民军队浴血拼杀、奋勇抗争

的峥嵘勋章。这些铁甲见证山河沦陷

的苦难，也承载着军民抗争的信仰。当

它们列队通过天安门，轰鸣的履带碾过

路面——碾碎的，是旧时代的沉沦屈

辱；奏响的，是新中国傲然屹立于东方

的铿锵之音。

开国大典前，人民空军还未正式

成立，家底贫瘠得让人心酸——举国

遴选，仅 17 架战机可堪受阅，美式、英

式等拼凑成队，性能悬殊，规格不一。

没有成熟的编队战术，没有精密的导

航设备，一代蓝天先驱仅凭肉眼辨识

山河地标，以血肉之躯对抗硬件的匮

乏，硬生生将参差各异的战机淬炼成

横贯长空的磅礴阵列。

彼时北京的天空并未真正安宁，

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反扑，空袭威胁

悬于头顶。为守护开国大典的绝对安

全，周恩来同志亲自敲定绝密方案：4

架精锐 P-51 战斗机挂载实弹，隐秘编

入受阅梯队。那一刻，这些飞行员不

再只是接受检阅的官兵，更是枕戈待

旦、随时迎战的空中卫士。

为弥补战机数量的窘迫，筹备组

定下一计：速度最快的战斗机梯队，在

飞越天安门、掠过万众目光之后，即刻

低空迂回、长途折返，悄无声息重回阅

兵空域，再次横贯长空。17 架战鹰，凭

着极致精准的速度把控与航线排布，

在现场群众眼中化作 26 架战机的恢宏

阵列。这震撼人心的长空盛景，不是

国力强盛的张扬，而是新中国在一穷

二白的窘境中，拼尽全力绽放的尊严

与希望。响彻云天的轰鸣里，藏着一

个民族倔强的风骨，藏着一代军人纯

粹的赤诚，更藏着华夏儿女奔赴光明

与强盛的滚烫期盼。

鲜为人知的是，为了开国大典这

一 天 ，北 京 城 曾 度 过 多 少 个 不 眠 之

夜。大典前夕，数万名群众自发扛着

铁锹、推着小 车 ，日 夜 不 息 地 平 整 天

安 门 广 场 的 坑 洼 地 面 。 公 安 部 队 和

纠察队沿着长安街反复巡逻，排查每

一处可能存在的隐患，连下水道口都

不 放 过 。 通 信 兵 深 夜 爬 上 城 墙 架 设

线 路 ，卫 生 员 背 着 药 箱 守 在 各 个 角

落——没有人站在聚光灯下，但正是

这些沉默的背影，撑起了那一天的万

丈光芒。

大典当日的长安街两侧挤满了群

众 ，汇 成 望 不 到 头 的 洪 流 。 他 们 中 ，

有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有穿上簇新

工 装 的 工 人 ，有 攥 着 彩 旗 的 教 师 ，也

有手捧花篮的学生……当受阅方队映

入眼帘，人群中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

欢呼——那是压抑了百年的呐喊。他

们 未 必 分 辨 得 出 火 炮 坦 克 的 型 号 来

历，但他们看得懂这支队伍眼里那股

“再也不低头”的劲儿。这掠过天安门

的雄风，吹进每一个人的胸膛，点燃了

整座古城，也照亮了四万万颗等待新

生的心。

这缕穿越烽烟的雄风，早已浸润

山河、融入血脉，沉淀为中华民族砥砺

前行的精神底色。它昭示后人：不忘

来 路 沧 桑 ，不 负 先 辈 赤 诚 ，以 初 心 承

志，以笃行护安，让这股生生不息的家

国雄风，永远照耀华夏前路。

雄 风 掠 过 天 安 门
■邓一非

农历八月，是一条竹扁担

青翠的竹节里，沁着边关的风霜

一头是哨位，月光落进枪膛

一头是故乡，炊烟爬上院墙

哨位上，钢枪映着中秋的圆月

想起母亲烤制的月饼，余温未凉

山河铺满谷香的金黄

戍边人的信念，年年抽穗生长

扁担声响，是巡线的脚步

是钢枪靠上哨台的轻叩

是远方万家灯火中

一扇柴门，被晚风推开

换肩

一头沉，坠下去：

娄山关上长空的雁叫

雪山上未熄的篝火余烬

烽火台的狼烟，在风里散尽

还有半页家书，字迹被露水洇湿

界碑前的年轻人，贴紧石头

拍下国徽的庄严，发给九月的学堂

再换肩

一头轻，荡上来：

泰山日出，跃出云海

长江灯火，聚成星河

母亲的背影，立成村口一株老槐

烽火台下，山岗已被月光照白

巡逻归来，靴筒倒出雪粒

炉火上的锅里

正咕嘟着川味挂面汤

农历八月

是一条扛着使命的竹扁担

竹节里，钢盔压出的印痕

渗出雪线

从延安窑洞的灯火

到眼前哨位的星芒

从西柏坡的电波

到今夜巡边的足音——

它们都在等破晓的潮声

为平安，押上韵脚

月光落进枪膛
■彭辰阳

路过省军区幼儿园，微风忽然送来

几句清亮童声：“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

爷为我打月饼呀……”我立在暮色里，

这熟悉的调子一起，心底还是有东西在

颤。

我幼时也跟奶奶学唱过这支歌。她

总跳过前一句，只低声哼：“月饼圆圆甜

又香呀，一块月饼一片情呀。”唱完便垂

头不吭声，手掌反复揉着面团。年少时

不晓得她为什么沉默，如今回望才懂，那

里面藏着一整段没唱出口的岁月。

1948 年秋，济南城外炮火暂歇。爷

爷是工兵连长，披着一身硝烟；奶奶是卫

生员，终日在漏风帐篷里换药包扎。中

秋前夕物资紧巴，炊事班长蒸了几块粗

面疙瘩，权当月饼。爷爷舍不得吃，趁着

黄昏送到奶奶的帐篷外：“过节了，给你

留了半块。”那只是半块被体温焐热的、

边缘不齐的面饼，可在生死难料的战地，

那是一名军人能捧出的全部。

奶 奶 伸 手 去 接 ，炮 弹 的 尖 啸 就 来

了。“卧倒！”爷爷猛地把她护在身下。弹

片划开肩胛，血浸透军装，爷爷反倒笑

了：“正好，‘红’运当头。”就在那顶帐篷

里，师首长为他们主持了战地婚礼。没

有鞭炮酒席，只有战友凑的一捧炒黄豆；

那半块面饼被掰成碎块，成了众人慢慢

品尝的美味。后来爷爷说，那是他吃过

最甜的月饼。

甜过之后，就是半生别离。爷爷跨

过鸭绿江，长眠在异国的冻土里。奶奶

收好烈士证，抱着襁褓里的父亲一路向

西，回到泾水河畔的塬上。

奶奶那双手，曾在野战帐篷里缝合

伤口，后来在塬上掰玉米、搓麻绳、和面、

缝补，指节粗大，掌心全是沟壑一样的纹

路。后来我懂事，过中秋时见奶奶从瓦

罐底舀出白面，烙了一张饼，干硬硌牙。

她自己坐在灶前矮凳上，只抿一口白开

水，看我们狼吞虎咽。我闹着要街市上

那种带馅的月饼，她低头搅着碗里的白

水，叹了口气：“乖娃，咱们能吃上这个，

已经比你爷爷当年好多了。”

后来日子好起来，市面上有了提浆

月饼。奶奶买来切成小块分给儿孙，自

己只捡碎渣尝尝。我们劝她多吃，她端

着搪瓷缸望向塬上的月亮：“够了，你爷

爷要是闻见甜味，心里准欢喜。”她一直

没 离 开 过 那 座 小 院 ，临 终 前 专 门 嘱 咐

我：往后中秋，别忘了备月饼，供她和爷

爷。

奶奶走后的第一个中秋，我独自回

到那座老窑洞。院里的柿子树还在，枝

头挂满柿子，红亮亮的，像奶奶提过的灯

笼。精装月饼摆在遗像前，礼盒太亮，衬

得黑白照片有些孤单。我进了灶房，找

出面粉接好水，照记忆里奶奶的样子开

始揉面。烙出的面饼颜值并不高，咬一

口，干。我把饼一分为二，一半敬脚下这

片土，一半敬去了远方的人。

捧着半块饼，我忽然读懂了爷爷那

一代人。他们冲进枪林弹雨，只想让这

片土地上的人，不再挨饿受冻，不再在炮

火里过中秋。他们倒在了通往安宁的路

上，把安稳留给了身后的人。泾水依旧

流淌，塬上的窑洞渐渐空了，平地上起了

高楼，这或许就是他们用生命守来的答

案。

幼儿园的童谣又回响耳畔。当年

祖辈拿血肉去换的，就是让如今的孩子

能在亮堂的教室里，无忧无虑地唱“月

儿明”。一轮月，两重秋。月光照尽世

间 缺 憾 ，也 照 见 我 们 怎 样 守 护 好 这 些

甜。

一轮月，两重秋
■许伟锋

江山如画（中国画） 周新光作


